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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黄 鹏鹏（（壮族壮族））

□ 黄志伟（壮族）

□□ 苏 龙

三四月青青芒果，十六七岁青涩青春。
阿碧、特羡、特忘三人出生在有“芒果之

乡”之称的广西西部某县，同村，一起在芒果
园里捉迷藏爬树长大，一起结伴上的学，到了
高中，还在同一个学校读书。

特羡和特忘都比阿碧大，打小呵护着阿
碧，宠着阿碧，让着阿碧，从小与阿碧两小无
猜，初中开始对阿碧萌发懵懂爱慕，高中时心
底有了情结，看阿碧的眼神都与以前不同了。

两个大男孩同桌，坐在阿碧后面，上课不
时走神，情窦初开的阿碧常常感觉后背火辣辣
的，于是脸颊飘起红云，如同六月份芒果准备
逐渐成熟变红，煞是好看。

大家都藏着心事，不再像孩提时嘻哈打
闹，都小心翼翼地交往，生怕说错话，生怕出
差错，两个大男孩也都暗地里较劲。

两个大男孩都很阳光热心，学习成绩不
错，可阿碧更喜欢特羡多一些。

因为特羡矫健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学校篮球
场上，什么三步跨篮呀，什么单手扣篮呀，每
一个动作均行云流水，迸发着满满的荷尔蒙，
引得场外的女孩子尖叫声阵阵。

青春期的女孩子都喜欢运动男孩，阿碧当
然也不例外，看到班里的女孩子想法子黏着特
羡，她像吃了青青芒果，心里酸溜溜的。

而特忘更像一个书呆子，整天窝在教室里
看书，不喜欢户外运动，手无缚鸡之力，这样
的男生一般不怎么讨女孩子喜欢。何况特忘行
为还有些扭捏，在阿碧看来就有些娘味了。

两个大男孩周末常常到阿碧家，她家院子
里有一棵老芒果树，三人一起趴在老芒果树下
的石台上写作业。

蝉嘶夏日的一个周六，做完作业，特羡收
拾课本后，咬了嘴唇一下，然后吞吞吐吐地
说，阿碧，我，我明天上午再来你家找你。

阿碧仰脸问，啥事？现在说不行吗？
特羡憋红了脸，望望特忘，对阿碧说，还

是明早再说吧，说完抓起书包一溜烟跑了。
留下阿碧和特忘面面相觑。
第二天一大早，阿碧坐在院里石台边，手

托双腮，仰面望着头顶上垂下来的芒果，心里
有只小兔子在蹦蹦冲撞。

到中午时分，不见特羡来，来的却是特
忘，阿碧就有些失落，问特忘，特羡呢？

特忘犹豫一下说，我也不晓得，可能他有
事去办了，他说这话时眼神有些躲闪。

阿碧叹口气时，特忘已经从口袋掏出了两
个椭圆形大芒果，透黄饱满。

特忘吞吞吐吐说，阿碧，送，送你的。
阿碧却注意到特忘脸上有两道刀划一般的

血印，便惊愕问咋回事？特忘答，是芒果枝划
的。阿碧隐约心疼时，特忘已经放下果，撒脚
便往外跑了。

阿碧慵懒坐下，无聊地拨弄桌面芒果，一
个芒果翻滚过来，皮上一个鲜艳的红心形映入
眼帘，翻开另一个，也有，像是用红色颜料精
心涂上的，都有些褪色了。

望着两个心形红印，阿碧心里莫名悸动一
下， 脸上腾起红云，但很快心归平静，她心
里还藏着特羡呢。

阿碧心里埋怨起来，特羡啊，特羡，为什
么不是你送的呢？

阿碧眼巴巴地望着院子大门，直到日落西
下，特羡始终没有出现。

过了 一会儿，阿碧弟弟钓鱼回来，顾不
上放钓竿和水桶，上气不接下气说，姐，今早
特羡哥把特忘哥给打了，给公安抓到了派出所
训话。

阿碧脸刷白，急急问，为啥?
阿碧弟弟撇撇嘴说，说来谁都不信，特羡

哥说特忘哥偷了他的芒果。
阿碧又好笑又好气，家家果园都种有这东

东，为这个打架，至于吗？
难怪……阿碧立马想起特忘那张划有红印

的脸，她不禁跺脚埋怨，这个特羡呀，下手这
么狠。

晚饭后，特羡突然出现，低着头进门，阿
碧绷着脸把他迎进房间。

好一阵子两人都不说话。
阿碧还是忍不住了讥讽他说，抓得人家成

大花猫脸，你倒是毫发无损，厉害厉害。
特羡抓着后脑勺，不好意思嘿嘿几下，正

要说什么，却瞥见了桌面的那两个芒果，脸色
一沉，厉声问，是那个王八蛋拿来的?

阿碧被吓了一跳，不满地说，你打人不
算，还满口脏话。

特羡猛地跺脚道，你，你怎么护着他?!
阿碧柳眉竖立说，我是帮理不帮亲!话音

才落，她不禁手掩嘴巴，脸上滚烫起来。
特羡被激怒了，不管不理地说，亲?什么

亲，特忘才是你的亲。
阿碧倔脾气来了，心一横，回了句，特忘

就是亲，怎么了?
特羡气呼呼地说，那芒果……
阿碧打断他的话，故意抿嘴说，人家特忘

就是懂得浪漫。

你，你，特羡急得说不出话，哎一声摔门
走了，阿碧趴在床上呜呜起来。

第二天下午放学后，阿碧趴在院子石台上
做作业，依然静不下心来。

这时特羡弟弟来找她弟弟玩，两人躲在房
内，开始窃窃私语，后来声音就大起来，飘出
窗外，有几句阿碧听得真真切切:

唉，我哥够倒霉的，昨天跟特忘哥干架，
被派出所请去了大半天，前天不知搭错哪根神
经偷偷拿了我姐口红，后来被我姐发现骂他个
狗血淋头。

阿碧小嘴巴张成O型，心里狠狠呸一声，
变态!她对特羡产生了厌恶。

阿碧守了几天，眼看留不住了，才依依不
舍剥开那两个芒果，切成小片，小心翼翼往嘴
里送，慢慢咀嚼，甜甜的，透爽心底。

打那起，阿碧不再搭理特羡，篮球场上特
羡矫健的身影也不见了，周末也只有特忘来阿
碧家做作业。后来，三人都忙着备战高考，都
各顾各的忙着。

芒果飘香的七月，迎来了火热紧张的高
考，考完是毕业聚餐，大家聚在县城芒果大道
边上的红芒果菜馆。那晚，特羡没有来，特忘
喝得心事重重，准备散场时，他把阿碧扯到角
落，硬着大舌头说，阿碧，你，你知道吗？其
实那两个芒果是，是特羡的，那两个红心形也
是他画的，是我，我偷了送给你……特忘说得
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阿碧一言不发，两行清泪挂满香腮，眼前
浮现出金黄芒果上那两个鲜红的爱心，似乎还
闻到了一丝丝口红味道，那味道青涩青涩的。

祭祖

七月十四，南方
家家户户不可抑制的虔诚
专注香火的燃烧

鸭子的造型
凸显节日的仪式感
带皮的猪肉，香煎的鱼
待烧的纸钱
使这个节日庄重无比

斟上米酒
浓浓的醇香处处可闻
让祖宗看见，金黄闪闪的稻米
从田间歌唱前来

半年奔忙的劳碌
聚成供桌上的祭品
果实累累，次第呈现季节的内涵
向祖宗展示丰收的喜悦

纸烛船像月亮的秘语
顺流招魂
浪花燃烧了
祖宗在渡河
那些祖宗膜拜过的图腾
在袅袅升腾的香烟里
默默注视着一切

而人们，以节日的形式
将蓝天的崇高
青山的深沉
绿水的清澈
秋风的温热
鸟鸣的清脆
引进家门
供奉祖宗

河边祭

水载着鸭子

香烛闪烁

映亮阴风

阴风缕缕

过往许多倒影

两岸的树与草

不停地摇动

点蜡烛燃香火烧纸钱的人

念念有词

直至阴风由硬变软

由凉变暖

路边祭

路不断地运送着车流

人来人往

路边。树根。多处

蜡烛、香火、祭品

等待过往的风，驻足

有风徘徊，稍作停留

一路的祭品浓郁

引风四处游荡

人们看不见风的影子

但看见风的脚步踩动沙尘

看见风的手牵走纸钱

活人慈悲

为那些流浪的孤魂

提供善良与施舍

“妈——”当一声清脆的呼唤在朦
胧的清晨喊起时，那个身影从我身边
滑过，没有回答，也没有停留片刻，就
消失在这多雾的清晨里。

“这身影多像我妈！”我眼神呆滞
着，喃喃的话语始终挂在我嘴边。

盛夏，清晨的树木都挂满露珠。
我赤着脚，在长满野草的果园挥汗如
雨。阳光像千万支利箭，慢慢地刺进
我的背后，我才觉得时间已经进入了
11点。

“哥，妈看来不行了，你得马上回
来！”这电话是我弟媳打来的。

树上的露珠早已消失得无踪无
影，而我的眼里却充满泪水。一只乌
鸦飞过我的头顶，它嘶声叫喊，令我身
上起满了鸡皮疙瘩。我跑回家告诉妻
子，妻子惊得像一只刚受伤的小鸟，迟
迟反应不过来。

“上车吧！”我拉着妻子的手说。
车里，我们都不说话，一车里的人

都不说话，空气好像要凝固似的。下
午四点二十五分，弟弟来电话说：“哥，
妈走了。”我抓着手机放在耳边静静地
听着，然后泪水悄悄地滑落。

刚接到弟媳电话的时候，我说你
们告诉妈，说我们已经回到半路，让她
再坚持一会等我们。可我们刚刚到百
色永乐路段，妈都来不及等我们到家，
能见上她最后一面，她就无声无息地
走了……

到家的那一天，天空就开始下雨
了。大哥、大姐和家里的人为了让我
这个漂泊在外的人能见上母亲最后一
面，他们静静守在母亲的床前，没有入
柩。我走到床前，只见母亲微微张开
嘴巴，嘴唇已经发紫，她一动不动躺在
床上。我千摇万喊，也喊不醒妈妈。

过后，我与大哥商量母亲的后事，
大哥说母亲一辈子千辛万苦，我们得
请道师来，超度母亲灵魂，让她好好升
上天堂。

母亲在家一共五天时间，我们几
兄弟姐妹日夜守在母亲的灵柩旁。天
总下着不大不小的雨，在道公跳道场
的那一夜，气温突然下降，我们在村里
的操场上看道公“破狱”的时候，冷得

直发抖。大姐说：“弟，家里你还有一
件厚衣服，穿上吧，别冷坏了身体！”大
姐这么一说，我才记得我在西林准备
回老家时，已经准备了一件厚衣服，但
匆忙就忘记带上了。我轻轻披上，接
着就跟道师守了一夜。那一夜，我们
一家人谁也不能合上一眼。

第二天是母亲出殡的日子，道师
拿着经书在母亲的灵柩前念唱，家族
里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的人都围着灵
柩转。那哭声，犹如一次次波涛撞击
我的心，让我刚停止的眼泪又一次流
下来。

快出殡了，我们三兄弟遵照道师
的嘱咐，在地上绕着母亲的灵柩跪爬
十圈。这寓意着母亲十月怀胎，一朝
分娩，痛苦得跪天拜地，才诞生我们的
生命。那天，天空下着雨，地板潮湿，
又有道师抖落米粒在地上，我们跪爬
的膝盖都呈现一大块的血斑，又肿又
痛。可母亲呢，生育我们比这痛还多
一百倍，即使我们在跪爬一百遍也还
不了母亲的恩情。想到这，我又一次
流泪了。

天空不停不断地下着雨。时辰差
不多到了，负责“八大金刚”的人右肩
披着白布焦急地望着天，希望雨能够
停下来，好让走好最后的路程。

时间一分一秒接近了，堂嫂开始
在母亲灵柩前唱了《离别酒歌》，不知
不觉，雨突然停了下来。人们感觉天
真的有眼了，天真的为母亲开恩了。

中午 12：30分，母亲去了她的另
一个世界了，她和我们永别了……

母亲离去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天。
在这四十多天的日子里，我怎么也走

不出母亲的阴影里。前几天，我碰到
些不愉快的事，一直憋在心里。我本
能从裤袋里掏出手机想给母亲打电
话，好舒放我的心情。但一触碰到号
码，才想起母亲已经不在了，当时心里
空荡荡的。像往时，我会听到母亲的
安慰，听到母亲的责怪，听到母亲的教
诲……可如今，喊一声妈却是那么难
于出口。

昨晚，夜幕已经降临了，我隐约看
见一个身影在我房子的旁边闪动。那
着装，那高度，那佝偻，那动作跟我妈一
模一样。我喊了一声“妈——”，可始终
不见她回答。我再喊，她的身影就不见
了。我打着电筒上前一看，原来是租住
在附近的一位老太婆。老太婆见到我，
她吃了一惊地说：“我没偷你什么东西
啊？我只是捡点田螺去卖，给我孙子换
一些零用钱而已。”我说：“不不，不是这
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你太像我妈了，我
以为我妈回来了……”

芒果飘香的那一年芒果飘香的那一年
小 小 说

母亲的身影晃动母亲的身影晃动
在 清 晨 或 黄 昏在 清 晨 或 黄 昏

中元节记中元节记（（组诗组诗））

●下列户口本遗失：
梁领才，户号：618868
赖云龙，户号：009105062
农海，户号：580000751
农志华，户号：1207662
黄伯彪，户号：005312060
杨雪青，户号：590003493
●下列身份证遗失：
黄立华45212920010115101X
以上证件、票据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